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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自己的路，成功就在你的脚下 

——2008 年北大信息科学学院院庆大会讲话稿 

卡内基⋅梅隆大学  张晖 

各位领导、各位老师、同学，大家好。我是 84 级计算机系的学生。一转眼

我们 88 年毕业已经二十年，这些天我们 84 级校友 20 年聚会，同时正好是我们

北大 110 周年校庆，计算机系 30 周年系庆，非常高兴。 

我刚到北大的时候是十六岁。我第一天来就把行李拉在北京车站了。花了一

个学期才学会早上打饭不把衣服弄脏。从当时一个不懂事的小孩子走到今天是非

常漫长的路。我刚才在外面走，看到我们原来住的 39 楼已经不在了，学一食堂

还在，洗衣房还在，洗澡间还在，感觉当年学生生活的每一个细节都历历在目。 

现在离开北大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回想自己离开北大到美国去读书，在学术

界做了一些工作，再回头看北大，有一些感想。我昨天跟同学进行职业规划座谈

的时候说到，在我们当学生的时候别人对我们北大的学生有一个评价，叫“眼高

手低”。走到今天，我总是觉得这个评价有一定正确的地方，特别是跟别的学校

比。比如隔壁的清华，他们的同学就是脚踏实地。但是成功的标志是不一样的，

特别是每个学校的特点不一样，我们不能强求一致的体系结构。所以北大要有自

己的特点。 

“眼高手低”，我记得一位老校友说过，缺点就在于“手低”而不在于“眼

高”。我们应该发挥自己的优势，优势就是“眼高”。那么我跟大家即兴说一下我

对“眼高”的一些理解。 

“眼高”是成功的一个必要条件，当然不是充分条件。什么叫“眼高”呢？

我想第一件事就是有自己独立的思想和判断能力，不要人云亦云，不要赶大流。

当年计算机系是一个新系。创建时的老师们都是从数学系、无线电系等各个系过



来的。当时最成熟的是数学系和技术物理系，但是他们的老师都非常年轻，比我

们现在还年轻，差不多和学生相同的岁数。于是他们选择了一个新兴的行业，创

建了我们中国的计算机事业。 

生活中其实面临很多其他的选择，包括事业的选择。比如我们的系友刘建国。

刘建国当时留校作老师，做的非常成功。后来去了百度，我的印象中当时还有很

多争议。他在百度辛勤地工作了七年，中间有很多辛酸苦辣，最后取得成功。这

也是因为他当时自己有自己独到的见解，而不是随大流，人云亦云。我的个人经

验也一样，我在美国博士毕业刚好是 93 年，93 年刚好是互联网要起飞的一年。

当时 Mosaic 浏览器正好在出来。我当时在加州伯克利大学读书。我的一个同学

说：“你一定要留在加州、留在工业界。因为互联网就是要在硅谷腾飞，就像当

年的文艺复兴在佛罗伦萨一样。你要想创造一番事业，时间上和地点上，就是应

该在硅谷。”他说的非常有道理，因为非常多的同事，非常多的创业者都在那里

取得了非常大的成功。而我当时愿意做一些科研的工作，于是我就到了闭塞的匹

兹堡去，在卡内基⋅梅隆大学做学术。这与刘建国同学正好走了一个反向的路，

我现在回头看起来，也没有任何的后悔。我觉得其他同学做的非常的优秀，尤其

是在硅谷，取得非常大的成就，而我自己也做的很高兴。所以“眼高”的第一件

事情就是要有自己独立的想法。 

关于“眼高”的另一件事情，就是要有高品位。成功有多种多样的，而我们

北大的同学就是要有高品位。什么叫高品位？这个包括生活，包括事业，包括学

术，就是说做事要做得漂亮。我举个例子，国内大家最佩服的人是谁？是比尔⋅

盖茨。比尔⋅盖茨对计算机行业做出了非常重大的贡献，同时自己也获得了巨大

的财富。但是平心而论，我觉得另一个人我更佩服，就是 Steve Jobs。他做的

苹果机做的非常漂亮，从产品上、商业模式上、甚至做人都做得非常潇洒，这个

就叫有品位。我们北大是一个人文的综合性大学，我希望我们北大的同学跟其他

大学的同学比，要做人做事有品位。这是我们的“眼高”。 

还有一件事关于我们“眼高”的就是，做人要有自信心。我在跟同学座谈的

时候很多同学都很关心非常实际的事情，我觉得这些事情都非常非常切实，比如

怎么找工作、我下一个行业是怎么样最前沿的行业、我对自己的职业怎么规



划……这些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我们 84 的同学这个暑假在张铭老师的组

织下，要组织一个“职业规划与领导力发展”的暑期课来跟同学探讨。我想说的

是另一个事情。我问过我的同学们：“当我们年轻的时候，想过这些很具体的问

题吗？”当时都没有想过。当时就觉得，自己只要把事情做好，总会有出路的。

只要做自己高兴的事，总会有出路的。世界是年轻人的世界，计算机更是年轻人

的天下。我们作为北大的同学——北大是全中国的精英集中的地方——我们想问

题应该在要吃饱饭、要把自己的工作找好以外，想的更高一点。我们应该想，中

国的计算机要往哪个方向发展？我能做些什么事情？中国的计算机工业要向哪

个方向发展？我要做些什么事情？中国要在 21 世纪腾飞，科技是一个非常重要

的支撑部分，我个人在这其中作什么地位？这些事情说成很高尚的口号，是科学

要腾飞，其实都要落实到每一个人的头上。如果不落实到我们北大同学的头上要

落实到谁的头上呢？如果我们不去想这些事情谁去想呢？ 

要建立对自己的信心首先要有非常宽松的环境。这一点上我们北大做的非常

好。我自己也深有感触。我自己在大学毕业做设计的时候是跟董士海老师做的。

我们当时条件很差，连机器都没有。董士海老师说让我到他的实验室去，那么我

晚上就可以上机了。当时要查资料没有图书，没有图书证。董老师就帮我借了图

书证。当时我印象非常深刻，我们系里只有两个到中关村图书馆的图书证。要到

北京市图书馆，全校才有两个图书证。董士海老师非常的支持我，帮我整取到了

一个北京市图书馆的图书证。我当时自己做了一些题目，现在看来非常幼稚，不

过当时我自己感觉做得非常之好。老师对我非常爱护，非常支持。现在想来对我

未来的事业发展都有非常大的促进作用。因为在年轻的时候做的事情总是会非常

幼稚。但是你需要老师的帮助和支持。 

就中美文化比较来讲，我经常回来看一些学生，希望他们加入到美国最高学

府去继续作研究生，做深造。当时我就提到，美国的研究院，包括我们学校，包

括 MIT、Stanford、Berkeley，他们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他们最重要的一件事

情是把学生当成科研的先锋。学生进到学校里的时候，四年级刚毕业，是个本科

生，是个 20 多岁的毛头小伙子，什么都不懂。五年以后，这个人就要成学术的

前沿，他就要作学术的带头人。我当时毕业的时候是 25 岁，我到卡耐基大学去



当助理教授。我就带博士生，从头做起。当时我旁边有很多有名的教授，有获图

灵奖的教授，我跟他们是平等的。资深教授对我们都非常爱护，使我们敢于做出

我们自己的贡献。我们北大也有这样优良的传统，就是培养年轻人，培养他的自

信。我希望这个优良传统能一直保持下去。 

其实不光是个人的发展，企业的发展也是这样的。我们鼓励年轻人一定要有

敢于挑战权威、敢于挑战现有的独霸一方的霸主的志向。比如微软，当年比尔⋅

盖茨为了挑战 IBM 创建了微软。微软在 2000 年如日中天，两个从斯坦福来的学

生创立了 Google。Google 要挑战微软。短短的七八年，现在微软已经在三国

演义里不是主要的一方了，被迫要去联合 Yahoo!来抗争了。真是此一时、彼一

时。 

我们中国虽然在发展的过程中暂时处于一个落后的地位，但是一定要有信心

和勇气。不要被别人的成功吓倒，不要被别人的光环闪花了自己的眼睛。一定要

有自信，相信自己能做出自己的贡献，做出颠覆性的贡献。 

最后我再说几句话。回国来以后跟好多同学交流，我还有一个感受。昨天我

们跟同学交流，谈到什么是成功。张铭老师列出了我们这一届同学在国内做各种

各样的职位。有个同学就问到：“你们的同学很多都是做高级管理人员，是不是

这个就是成功的唯一标志呢？”其实我的感觉是成功是多方面的，我们对成功应

该有一个广义的认识。创业成功当然非常重要，在公司里面做高管也是非常成功。

但是还有其他的成功，我们的老师在学校里辛勤地做科研、培育人才，这也是一

种成功。比如我的同事，Edmund M.Clarke，今年刚刚获得图灵奖。他做的工

作是 20 年如一日，做 Model Checking。他的工作不仅在理论上有非常重要的

突破，在实际上，Intel 的每一个芯片的验证都是通过他的技术来验证的。因为

芯片越来越复杂，没有这种关键的技术芯片不可能做到这么复杂。所以学术界的

成功也是成功。 

我还想到 Google，Google 是一家非常成功的公司，Google 里面大量的

科技人员在公司里有崇高的地位。Google 做得最好的不光是他的引擎算法，也

包括他的机器平台，这是 Google 的核心竞争力。那么他的技术人员从哪里来



呢？包括原来贝尔实验室做 Unix 做了 20 多年程序的成员。包括 CMU 的

Howard Gobioff，那是一个年轻的学生，去了 Google，是 Google 文件系统

GFS 的主要设计者之一。这些人在 Google 里是家喻户晓的英雄，他们到今天

为止还在继续写程序。所以技术人才也是一种成功。比如 Sun 的鼻祖 Bill Joy，

毕业于 Berkeley，他自己写的 Unix 的 File System，然后又在 Sun 里面继续做

技术主管。包括我的 CMU 校友 James Gosling，发明了 JAVA。我们北京大学

计算机系是一个技术方面的系，我们当然要出管理人才，当然要出其他方面的人

才，但是最重要的是要出技术人才。我希望我们的同学能够想到行行出状元，技

术做得越来越深，也会有非常光明的前途。 

还有一件事情大家非常关心的就是，大家做怎样的职业取向未来会有最大的

回报。我觉得现在的同学想的非常周到，这个问题也值得想。但是我感觉，自己

的精力有限，你可以花 50%的时间去优化自己的职业发展，其实也许你的特长

是把一件事情做好。现在社会的回报结构是越来越合理，你只要把一件事情做好，

自己创造出价值，社会一定会有合理的回报。我记得我刚刚到卡耐基⋅梅隆大学

的时候，因为美国有大学的终身教授制，我就问我们的系主任，我们获终身教授

需要什么样的条件？他说：“努力做你的事，只要做的高兴，只要做的好，几年

以后自然会获得终身教授，没有什么固定的标准。”我就记住了这件事，到现在

为止我也不知道我们学校要评终身教授是什么样的标准。 

再次感谢北京大学给我这么好的机会。现在回想起来，这四年是我记忆最深

的四年，也是塑造了我的四年。谢谢北京大学，谢谢各位老师！ 

 

2008 年 5 月 5 日于北京大学百年纪念讲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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